
台灣剛光復時，為提升台灣佛教品質，建立修行典範，佛教界做了許
多改革。從辦佛學院、傳戒開始，佛教僧人的素質不斷提升，而比丘尼也
參與其中。本文以尼僧團為觀察的主體，探討台灣佛教在戰後的發展，繼
而提出佛教面對現代挑戰的回應。

前言 
     
跟大家分享「戰後佛教在台灣」這個主題，一起來探討台灣佛教在戰

後的發展。所謂的「戰後」，指的是1945年至今，而本文是以「尼僧」
為主要觀察的主體。首先我要指出，「尼僧」這兩個字有其特殊的意義。
「尼」代表女性，「僧」是僧伽 (Saṃgha)的簡稱，意義是「眾」，或稱為
「團體」。「尼僧」指的是修習佛道的出家女性的團體。

尼僧的生活是修道的生活，是宗教人士的生活方式。然而什麼是修
道？一說到修道，一般人的意象總是以為只有誦經、念佛、吃齋，或住齋
堂就是修道。卻很少關心修道者立足於人間，對人間實存苦難的貢獻。當
然，修道生活少不了個人的修為—誦經、念佛、持身等。但是作為一個
修道團體，自有其團體的運作，亦應有存在社會的功能，不能自外於社
會。所以，社會對這個團體參與奉獻的認同度，也成了支持團體的來源，
這是互惠、回饋的必然過程。 

 因此，台灣尼僧的發展，著重在「僧伽」，亦即著重在整個團體的轉
變。戰後尼僧的發展有明顯的轉折，我將分數個觀點來介紹。

革新台灣佛教的方法 

傳戒
台灣佛教，從明鄭時期一直到戰後所呈顯的現象，大抵是被齋教化、

日式化、民俗化了。人們對佛教的認識是模糊的，隨之而來的正面價值更
是模糊的。這是一個容受的歷程。從發展歷程來看，是佛教與台灣社會互
動所產生的現象，是自然的呈顯。到了戰後，國民政府來台，大陸的法師
跟隨來台，看到台灣佛教的異容，就覺得應該讓佛教宣揚傳播，以清晰其
面目。確實，大陸的法師來到台灣有一種使命的覺醒，他們意識到革新的
必要，尤其是大乘佛教的漢傳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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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佛教在台灣：佛教面對現代挑戰的回應

首先，第一個改革的就是：「讓僧俗男女有別」。佛陀的追隨者，本來就有四
眾、七眾。有出家與在家，又各有男眾、女眾。在佛法的修學上，出家和在家都可以
學佛，在佛性上應不分軒輊。但既分出家、在家，在修道生活的戒律規則上，應該給
予正視，僧俗的生活方式也不一樣。在家弟子是經營事業，賺錢養家，照顧孩子、老
婆眷屬，讓事業蓬勃發展（依印度對人生的分期，修道是退休後的修道期）；出家眾是修道、弘揚佛
陀的正法，以出家身分代表佛陀宣教。 

讓 僧 俗 有 別 的 作 法 是 傳 三 壇 大 戒 ， 以 佛 陀 的 戒 律 樹 立 僧
倫秩序，回到佛戒規制—出家有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
沙彌、沙彌尼戒。當時，白聖老和尚等看到的台灣佛教，除混
含民間信仰之外，大抵呈顯的是龍華派，日本化派的型式，有
家室妻小，是僧俗不分的現象。而佛教比丘、比丘尼等出家戒
律，第一條戒是不淫戒—不婚、守貞。然而結婚生子與家庭
的經濟照顧有關，與佛教教團要分開處理。 

台灣佛教，從過去三百多年的歷史中，一般都只說是「齋
教」。把佛教的出家女眾叫「菜姑」、「齋姑」。以帶髮、吃
素、守身作為修持的方式，跟佛戒、佛教沒有很大的關係。民
國42年，於台南大仙寺首開戒壇，傳比丘、比丘尼戒，開啟了台灣佛教歷史性的一
頁！從此，年年傳戒，樹立了佛教出家人的形象：剃髮、著袈裟、受戒、持戒、學
戒。僧俗倫理秩序的分野，大德們以其中國佛教的經驗和魄力切割，強化並且凸顯佛
教僧俗有別，從外在的形象建立了佛教教團的標誌！ 

中國佛教卻在此同一時期，歷經中共文化大革命的破壞（西元1966-1976年），已然面目
全毀。往後要復興中國大陸的佛教，基礎建設還是從建立戒壇、傳戒開始。唯有從出
家修道典範的建立，建構宗教的生活內涵，再逐步改善發展，向上提昇、內化；一旦
「質」的方面提昇，當然要再回歸佛教的落實人間、淨化人間，給社會清晰的辨識、
清晰的踐行步驟。不然的話，佛教根本就沒有機會，沒有未來。 

 
辦佛學院

在另一方面，成為佛教教團的一份子，還必須承擔住持正法、宏揚正法的使命。
而住持正法、宏揚正法的人才是需要培養的。當時的大德，智光老和尚、白聖老和
尚，除了積極開戒壇傳戒，另一個重要的措施就是辦佛學院。從事僧伽教育，培育僧
才，這是刻不容緩的工作。 

台灣佛教在1945年之前的日據時代，日人也辦有多處佈教所，例如：台灣佛教
中學林、鎮南中學林等。但佛教雜誌、佛經單行本的流通並不多。以機構或佈教等方
式傳播佛教，應是根本的措施，然而由於語言文字的隔閡，以及殖民者與殖民地之間

白聖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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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禮俗的落差，鴻溝一直難以
跨越。縱使期間有多人留學日本佛
教大學、禪林等，卻仍難跨越其日
式佛教教義研究，也難認同日本神
道的皇民化性格產生的典範作用。
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日本政
府推行皇民化運動，宗教、戲劇、
語言、風俗習慣等，全面向日本看
齊，促使台灣百姓皇民化，做日本
天皇的順民，效忠日皇。誠如江燦
騰博士所說： 

 
「宗教信仰本來是民眾的習俗和個人的精神寄託，……不能流於軍國主義的意

識形態的灌輸，否則就是信仰迫害，違反人性。」 

 

「在戰後，日本退出台灣時，便重新面臨被改造的下場。」（江燦騰，〈台灣近代佛教

教育沿革〉，《台灣佛學院所教育年鑑第一輯》，台北金山：中華佛學研究所，2002，頁13。） 

 
白聖老和尚在民國46年於台北開辦中國佛教三藏學

院，男女僧眾兼收。印順導師於民國46年在福嚴精舍附
近開辦新竹女眾佛學院，以女眾為主。在此之前，有慈航
法師主持的台灣佛學院。而之後，陸續興辦的佛學院、佛
研所等，前後不下三十幾所。大家的共同信念是：要教育
培養出家僧才，佛教的僧人要修道，受持戒律，也要研讀
經律論，弘揚佛法。因此，佛學院的招生對象是出家僧眾
為主。當然，若詳論齋姑與比丘尼或宗教師之間仍是有一
些距離。曾有一位齋姑申請讀新竹女眾佛學院，院方提出的條件是：讀了一年以後要
圓頂。她說：「剃頭不好看；我要做菜姑。三不五時還可以去看歌仔戲、歌劇。」她
自認齋姑也是出家，守齋姑的戒，但不願意受比丘尼戒。印順導師說：「如果妳不圓
頂，一年後，就不要再來讀佛學院了。」 

那時候，佛教界的大德是這樣地整頓佛教。由僧俗有別，而後辦教育提升僧人素
質，賦予僧眾荷擔家業的責任。同時，對出家女眾的培養也不忽略，完全沒有拒絕尼
僧於佛教教團之外。在一視同仁的對待之下，建立了尼僧修道、弘化、自利利他的楷
模。當時，也出現很多傑出優秀的比丘尼典範人物。 

白聖長老

民國42年（1953）台南大仙寺首開戒壇傳比丘、比丘尼戒

慧炬創辦人周宣德老居士(右)於印順導師(左)
座下受菩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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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面對現代挑戰的回應

掌握宗教的本質
現 在 佛 教 界 ， 努 力 向 政 府 爭 取

宗教研修學院納入高教司的認證，基
督教、天主教也都很熱衷。在爭取學
位認證的同時，各個宗教一致關心的
議題是，宗教學院的本質是什麼？它
的教育模式應不同於一般大學、研究
所，不應僅以學習某些學科部門為已
足。培養宗教人才應還有解行相應的修為鍛鍊，有屬於該宗教特殊的「宗教性」。例
如：禪修等行門，或該宗教特有的儀軌修持等踐行部分，這是不可少的。 

佛教本質的掌握，在成員的篩選階段也是重要的關鍵。早期的台灣佛教，出家尼
眾以齋姑的形象在佛門出現是很普遍的。這種情況目前在東南亞還有留傳，在中國大
陸也不少。齋姑的來源，有很多是跟著父母親出家，有的則是從小被抱養。這與佛教
所謂的「皈依」是大異其趣的，因為，這些人長大了之後，有時候並不想出家。藏系
也有類似的情況。印度菩提法林的尼師們說，在南印度的「菩提法林辯經學院」有群5
歲的小女孩，從小培養讀經，她們是從西藏逃出來，或是印度藏人的第二代。我問：
「她們幾歲開始背誦佛教經論？」回答說是：「13歲，13歲以後授予沙彌尼戒，成為
出家眾身分……。」在懵懂的小小年紀，已然被劃定了未來！事實上，宗教信仰是個
人的決定，尤其選擇出家為僧者，是自己要用心耕耘，並且是參與教團的。（當然或許有

不少人是宿具善根，從小就決定出家為僧者。）如果，教團的成員都是由自覺而參與終身學習、奉
獻、服務、修道，對佛教的建構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宗教的文化表徵，除了建築、音樂、圖像等之外，教團成員的角色形象是最具
體的表徵。無疑的，佛陀是把正法幢相的責任託付給僧伽。因此，成為一個真正的僧
人，除了外在剃髮染衣的形相，內在的慧命是需要培養塑造的。我以香光尼僧團為
例，佛學院是培育尼僧伽的機構；如果是在家眾，可以讀「佛學研讀班」，一起學
佛。不論在家出家都可以學習佛陀的教法，三法印、中觀、五部大論都可以教，可以
學。對於佛教教團使命，荷擔如來家業也都是有責任的。出家作內護，在家作外護，
但是二者的生活方式、戒律是不一樣。在家就學習做優婆塞、優婆夷，齋姑也是優婆
夷。受了比丘戒、比丘尼戒才叫作比丘、比丘尼。 

藏傳佛教的文化與百姓的生活息息相關，教育的內涵從小到大就是佛教。一般的
社會制式教育對於百姓並不普及，目前中共正在建構推廣中。但藏傳佛教大德們又擔
心政府藉教育宣導政令，稀釋固有的藏傳佛教文化。1996年，我去印度菩提伽耶講

戰後佛教在台灣：佛教面對現代挑戰的回應

菩提法林辯經學院大經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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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尼戒的時候，有一位女喇嘛來看我。她有很好的家世，教育水平很高，是家庭一
心栽培出來的。所以，在西藏的環境中不是不能培養尼眾人才，而是要有家世，由父
母、家族培育。當然，最好是在尼僧的團體中，建立培養的機構，並提供機會。 

 
吸收培育人才

台灣佛教在民國47年開啟了吸收社會青年學佛的運動。這風潮一方面是受了基督
教、天主教的刺激與壓力；另一方面，佛教一向被批評為燒香拜佛的老人佛教，念經
送亡的死人佛教，遁入山林不問世事、不知人間的逃世佛教。有志之士不禁自覺：天
主教、基督教吸收知識青年成為牧師、神父、修女或信眾。而佛教是否也應醒覺，來
調整傳教方式？同時是否也應考慮對象的容受，需要普及化、青年化、現代化，並且
呼應時代的議題？ 

此一倡導青年學佛運動的文獻記載，見於周宣德居士著《淨廬佛學文叢》之中。
在此書中，周宣德老居士自述這段變革的啟動因緣：

「民國47年7月，本人從各方友好與大德致贈的六十生日壽儀，恭印廖清珍與

孫木訥合註的《八大人覺經》，同時選錄梁任公的《佛教之特色與價值》等合

印一千冊，送請《人生》、《菩提樹》雜誌等代為廣告，普贈大專青年，並徵

求心得報告。不久即有同學數十人撰文送來，由我轉呈先師智光上人核閱。辱

蒙讚賞，並出資精印千冊，命名為《大專學生研讀佛學心得報告》。」（周宣德

著，《淨廬佛學文叢》，1986，慧炬出版社增訂本，頁4。） 

 
這是大專青年學佛運動的開始。

接著增設獎學金，誘導大專青年研究
佛學，鼓勵著作投稿，並解答疑問。
民國49年，學佛的大專青年開始在學
校成立佛學社團。最初有41所大專院
校設立，到民國74年已有64所之多，
登記入社的社員有一萬一千人之眾。 

由 是 由 周 宣 德 、 李 炳 南 等 居 士
開始，以及印順導師的推動，出家眾
做 幕 後 ， 居 士 做 幕 前 ， 僧 俗 合 作 。
一時，佛學講座、專題演講、討論、辯論、演講、學術研究等活動風起雲湧，從各方
面引導大專青年，不只是讀經而已。是興儒振佛，建設心理，有效地呼應於時代的議
題。之後有人出家或在家，或從事佛學研究，其間不乏優秀的女青年。 

李炳南居士（站立者）、周宣德居士（一旁坐者）推動大專青年學佛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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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是青年學佛運動成就了佛教青年化，也建立了護持佛教的群眾基礎，直接改
造佛教人才的體質。不但提升了佛教素質；也提昇了佛教對社會的牖導功能。二者是
並駕齊驅，同時並進的。再者，從佛教與社會的互動關係而論，佛教對社會有貢獻，
獲社會肯定信奉，是必然的趨勢。因此佛教人才素質的提升，已經覺知到不應只拘限
在出家眾，應該包括宗教的護持者和信奉者一併提升，如此對整個社會的素質普遍提
升定有助益。以香光尼僧團為例，在「香光」的教育志業，尼僧伽的教育與信眾的教
育，從一開始即採雙軌進行，著重二者的平衡發展，其用意即在此。 

 當青年學佛運動展開之時，時值中國大陸進行文化大革命、搞破壞，而台灣戒
嚴尚未解除的年代（西元1949-1987年)，佛教用什麼名義爭取成立社團呢？不是用佛學、佛
教，而是用「復興中華文化」的名義。例如：台北工專慧光學社的章程，標舉的是：
「研究東方哲學，闡揚固有文化」，將佛學視為東方哲學文化。在校園中活動，則必
須盡量避免宗教形式，才能有利社務之發展。從民國四十幾年，佛教就開始爭取要辦
大學；直到民國79年，才開辦了第一所，由曉雲法師創辦的「華梵工學院」。當時教
育部限定只能設工學院！面對政治的設限，其中的艱辛不是我們所能想像的。 

 佛教在台灣的奮鬥，一方面培植僧信
人才；一方面提供社會的服務奉獻。其相互
依存、互信、互賴，都可以作為僧俗同心協
力的佐證。 

     
關懷世間 

在當時，佛教好像開了眼界，發現：其
他宗教對社會提供很多宗教、慈善、教育、
文化等工作。其實，佛教自明末以來一直保
守自限於山林，僧侶皆安於陳舊的山門內清
修，而輕忽時代的快速變遷。不但佛教，整
個中國自明清以降，概以閉關自守政策對待國際局勢。直到清末，光緒皇帝被迫簽訂
辱國喪權的馬關條約，割讓台灣給日本，終於打開眼界而圖謀變法，振興國勢。與佛
教相關的廟產興學即其時之議。廟產興學的提出，讓部分野心人士藉此侵佔廟產，卻
也因此打開了佛教對世間的關注。「請命」、「爭取」辦學，沸沸揚揚地從中國大陸
延續到台灣。可惜時不我予，適逢執政者信仰基督教的影響，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基督
教挾政治、機器、經濟的優勢，快速成長。教堂一間間蓋起來，信徒增加，醫院、學
校、出版、慈善事業等，如雨後春筍般地冒出來，佛教更加地被邊緣化了。 

中國大陸的佛教歷史記憶還不遠。太虛大師省視中國佛教說：「中國佛教的教理
是大乘，行為是小乘。」其實，不是自願做小乘自了，是對「時變」的輕忽；是睡獅

戰後佛教在台灣：佛教面對現代挑戰的回應

慧炬機構莊南田名譽董事長（右一）、沈家楨名譽董事長（右二）
與明光法師（左一）參訪華梵校園時，聆聽曉雲法師（左二）介紹
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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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自覺不敏、回應不夠。而台灣佛教終於甦醒過來。一當大專青年學佛運動，對佛
教路線的轉向成了成功的範例，大大地鼓舞佛教界，並獲得更大的認同與支持。於是
佛學院成立更多所，佛學的研究也開始。如：中華佛研所（西元1985年）、法光佛研所（西

元1989年）相繼出現。尼師也進入大學執教，如：恆清、慧嚴、見咸、見曄法師等。佛教
大學，由曉雲法師的華梵工學院（西元1990年，華梵大學前身）為首，慈濟醫學院（西元1994年，慈濟

大學前身）、南華管理學院（西元1996年，南華大學前身）、玄奘大學（西元1997年）、佛光大學（西元2000

年）相繼成立。慈濟救助世界也出現；翻譯事業，譯著其他語言傳承的著作更多；禪修
的引介也隨之更加推展。這當中不乏比丘尼僧對佛教的參與投入。 

這是一個變化快速的時代，身處其中而不受觸動者幾希。給我刺激最大的一件
事，是高雄文藻外語學院建校初期，修女在校園監工的一幕！那時候我住興隆寺，親
近天乙法師。寺裡有兩甲地，叫保留地，是台灣政府實施土地改革的三七五減租餘留
下來的。沒有三七五減租的土地改革，佛寺可是大地主呢！當時寺眾都得下田工作，
弄得全身烏漆抹黑、精疲力盡的。晚上回到寺裡，還要讀大藏經，哪裡還有精神？有
一天，我在田裡工作，一抬頭看到文藻外語學院的修女—那時文藻剛剛動土興建。
我想：同樣是宗教，為什麼佛教的僧人以下田耕種叫修行？而基督教的修女卻不是如
此？我受不了自己是這樣的處境。同樣是宗教，我卻在這裡討生活！我開始注意修女
的培養過程。其實，修女在出家時學歷並沒有比較高，大都是出家以後栽培的；而且
依性向、興趣，願意在那方面奉獻，才往這個方向慢慢去培養發展。 

對僧人的角色、修行生活的省思，使我真正地知覺到內修與奉獻的方向。那時，我
傷心地哭了！是一種對上時代的感覺。我跟天乙法師說：「師父，我要讀書。」她說：
「讀書是妳的事，不是常住的事。做完執事妳要讀書，我管不著。」於是大眾休息時間
我讀書，執事還是照領喔！在一個系統、制度裡面，完全沒有例外。執事照領，別人休
息，我要用功。怎麼看待這一切？只有一個「自覺」可以說明。比之於南傳、藏傳，台
灣佛教的尼僧比較能夠發展自己，不是因為她比較聰明，而是因為勤勞、自覺。透過
社會現代化的方便，運用社會的資源。我親近天乙法師的座下，常住都是女眾，互動
方便，我就在系統制度裡用功。一有空，我就教其他比丘尼寫信、讀經，我喜歡做這種
事；當然，我的執事，她們也會協助一些。這是互助、互動的關係。 

所以，所謂「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仍然適用於今日，仍然可以作為今日佛教
僧侶的箴言。關鍵在於：「作」些什麼？教書？下田？弘法？寫作？辦雜誌？著作？
領眾？在不忘回應時代脈動的前提下，一切都以三寶為主；以佛教為主；以發菩提心
為主。不是為討生活。「有衣食處無道心，有道心處有衣食。」古法如是說！

願以此文與藏傳尼師共勉！ 
本文由作者將演講稿改寫而成

本文經香光莊嚴雜誌社授權同意轉載自《香光莊嚴雜誌》第84期【千燈共一光】，
釋悟因，〈戰後佛教在台灣：佛教面對現代挑戰的回應〉，頁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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